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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月
二
十

三
日
，
他
們
飛
往

波
斯
灣
的
阿
巴
斯

港(B
andar A

bbas)

，
羅
斯
回
憶
起
當

時
的
景
象
，
他
說

：
﹁
陽
光
在
油
漆

過
的
機
翼
上
閃
耀

，
擦
得
雪
亮
的
螺

槳
，
也
都
變
成
暈

圈
似
的
光
環
，
連

引
擎
都
彷
彿
在
唱

歌
。
﹂
，
這
是
旅

途
中
全
隊
人
員
最

愉
悅
的
一
程
，
雖

然
仍
有
些
擔
心
那

貌
似
平
靜
，
而
充

滿
食
人
鯊
魚
的
海

灣
。
翌
日
，
幾
位

澳
洲
佬
鼓
足
勇
氣

飛
越
七
百
三
十

英
哩
，
暗
藏
驚
險

與
陌
生
景
物
的
航

程
，
到
達
卡
拉
蚩

(K
arach

i)─

由
於

部
隊
確
非
常
熱
忱
，
為
他
們
的
飛
臨
特
別

舉
行
軍
中
樂
隊
正
式
大
宴
，
打
破
了
四
人

極
欲
好
好
休
息
一
夜
的
美
夢
，
直
至
很
晚

才
得
以
獲
得
三
小
時
半
的
短
暫
休
息
時
間

。
翌
日
，
機
組
員
們
重
上
旅
程
，
一
路
上

大
家
靜
默
不
語
，
睡
眼
惺
忪
亦
無
心
欣
賞

沿
途
景
色
，
起
飛
後
九
小
時
，
終
於
飛
抵

德
里
。
飛
機
降
落
後
，
機
員
們
的
雙
耳
已

被
引
擎
連
續
的
噪
音
吵
聾
，
對
於
人
潮
的

呼
聲
根
本
聽
不
見
。
在
七
十
五
多
年
之
前

，
波
爾
登
將
軍
的
祖
父
，
曾
花
一
百
三
十

天
從
英
國
來
到
印
度
，
而
今
史
密
斯
兄
弟

飛
越
五
千
八
百
七
十
英
哩
，
從
倫
敦
抵
達

德
里
，
僅
用
了
十
三
天
。

雖
然
保
勒
已
先
到
達
了
阿
拉
哈
巴
德

(A
llahabad)

，
但
是
早
已
精
疲
力
竭
的
維

米
機
員
們
，
無
論
如
何
都
必
須
休
息
一
天

，
以
避
免
過
度
疲
勞
引
起
的
意
外
。
十
一

月
二
十
七
日
一
早
離
開
德
里
，
因
滑
油
表

發
生
故
障
，
遂
在
馬
特
拉(M

attra)

緊
急

降
落
，
然
後
再
飛
至
阿
拉
哈
巴
德
。
此
時

，
又
有
消
息
傳
來
，
保
勒
又
已
領
先
前
往

加
爾
各
答(C

alcutta)
了
。
次
晨
，
史
氏
兄

弟
欲
飛
離
阿
市
時
，
一
頭
兇
猛
好
鬥
的
公

牛
奔
進
跑
到
擔
誤
了
起
飛
，
直
到
一
名
勇

敢
的
男
孩
跳
進
跑
道
，
設
法
逗
弄
那
壯
獸

，
分
散
其
注
意
力
，
維
米
號
才
得
以
起
飛

，
剩
下
那
頭
蠻
牛
獨
佔
機
場
。

到
達
加
爾
各
答
之
前
飛
行
尚
稱
順

防
線
，
才
將
瞧
熱
鬧
的
人
潮
隔
開
。
這

時
亦
傳
來
保
勒
已
飛
到
緬
甸
的
阿
恰
布

(A
kyab)

。
次
晨
一
早
他
們
便
起
飛
，
飛
機
剛
離

地
，
一
對
巨
鷹
與
飛
機
迎
頭
碰
上
，
那
是

整
個
飛
航
中
最
驚
險
的
一
刻
。
一
隻
猛
禽

撞
上
機
翼
，
第
二
隻
穿
過
左
面
螺
旋
槳
，

把
牠
自
己
撕
的
粉
碎
，
所
幸
螺
旋
槳
尚
維

不
墜
︵
折
損
或
崩
散
不
平
衡
之
螺
槳
，
可

能
將
引
擎
拉
脫
，
滿
載
燃
油
之
維
米
號
，

極
有
可
能
墜
毀
︶
。
雖
然
險
遇
鳥
擊
，
全

隊
人
員
仍
繼
續
前
進
，
飛
過
緬
甸
海
岸
到

達
阿
恰
布
；
一
項
最
令
人
欣
慰
的
景
色
存

焉
，
機
場
上
尚
停
留
著
保
勒
那
架
﹁
考
德

隆
﹂G

-
4

，
一
場
未
公
開
的
追
逐
總
算
過

去
了
！由

於
當
年
同
行
間
持
有
義
氣
，
保

‧沈運曾譯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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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增
的
疲
勞
，
此
程
更
為
辛
苦
。

在
卡
拉
蚩
獲
得
消
息
，
法
國
隊
伍
已

然
到
達
德
里(D

elhi)

，
聽
聞
此
消
息
讓
機

組
員
甚
感
焦
急
，
可
是
當
地
的
英
皇
空
軍

現存於澳洲阿德雷德附近機場
棚廠中的「維米機」。

利
，
但
當

維
米
號
在

該
城
大
賽

車
場
降
落

停
穩
後
，

熱
心
過
度

的
人
群
幾

乎
把
飛
機

給
拆
散
掉

，
迫
使
警

察
出
動
，

設
立
一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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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
與
本
諾
司
蒂
非
常
愉
快
的
迎
接
從
澳

洲
來
的
朋
友
，
史
密
斯
等
也
熱
烈
的
回

應
，
兩
隊
並
決
意
同
步
起
飛
前
往
仰
光

(R
an

go
o
n
)

一
程
。
但
次
晨
，
澳
洲
隊
必

須
耽
延
起
飛
，
故
在
其
祝
福
下
法
國
隊
先

行
離
去
，
但
以
維
米
號
的
強
大
馬
力
與
速

度
，
預
計
到
達
仰
光
英
至
少
快
一
小
時
左

右
。

英
國
駐
緬
甸
之
副
總
督
偕
同
夫
人
，

以
外
交
禮
節
歡
迎
兩
隊
之
到
來
。
翌
晨
，

輪
到
保
勒
隊
的
引
擎
故
障
，
故
史
密
斯
獨

飛
曼
谷
，
沒
料
到
起
飛
時
，
史
密
斯
又
犯

下
同
樣
的
錯
誤
，
與
場
邊
一
棵
大
樹
梢
頂

擦
過
，
將
樹
葉
掃
落
一
地
，
毫
髮
之
差
又

逃
過
一
劫
。
回
頭
再
看
仰
光
的
兩
位
法
國

人
，
等
把
﹁
考
德
隆
﹂
引
擎
的
一
隻
氣
缸

活
塞
破
裂
處
修
護
完
，
啟
程
前
往
曼
谷
。

剛
進
入
泰
國
上
空
，
一
隻
禿
鷹
猛
然
撞
來

，
嘩
啦
一
聲
巨
響
，
正
撞
上
右
螺
旋
槳
，

﹁
考
德
隆
﹂
這
種
兩
葉
型
螺
槳
，
不
如
維

米
之
四
葉
強
固
，
馬
上
碎
裂
，
保
勒
立
即

緊
急
降
落
山
巔
一
處
高
原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
法
國
隊
可
謂
以
經
出
局
，
故
﹁
考
德
隆
﹂

修
復
後
，
保
勒
飛
回
老
家
，
他
們
雖
未
成

功
，
但
在
原
即
十
分
優
秀
航
空
先
驅
的
美

譽
上
，
又
增
加
了
相
當
慷
慨
仗
義
的
光
彩

。

此
時
，
我
們
澳
洲
的
朋
友
呢
？
自
離

開
仰
光
後
，
不
覺
來
到
曼
谷
，
聽
聞
保
勒

的
消
息
，
從
這
一
刻
起
，
除
了
倒
楣
碰
到

壞
運
或
錯
失
之
外
，
可
以
說
再
沒
有
什
麼

可
以
阻
止
史
密
斯
兄
弟
獲
得
大
獎
了
。
成

敗
就
在
幾
小
時
之
內
的
事
，
然
而
有
些
令

人
提
心
吊
膽
的
事
發
生
；
首
先
，
是
在
仰

光
起
飛
時
擦
過
樹
梢
，
之
後
爬
升
進
入
熱

帶
季
風
濃
密
的
雲
層
，
艱
辛
的
躲
過
亂
流

巔
覆
，
再
爬
升
至
一
千
一
百
呎
，
已
無
法

飛
更
高
，
而
雲
牆
四
合
，
方
向
莫
辨
，
加

上
潮
濕
黑
暗
更
不
知
飛
機
位
置
，
終
於
史

密
斯
無
法
控
制
維
米
號
，
一
頭
栽
像
地
面

。
不
幸
中
的
大
幸
，
飛
機
尚
未
失
速
旋
轉

，
幾
經
奮
鬥
終
於
拉
起
機
頭
從
新
掌
控
。

後
來
羅
斯
回
憶
：
﹁
重
見
一
千
五
百
呎
下

面
的
綠
色
大
地
，
壯
麗
而
光
明
的
世
界
真

是
太
可
愛
了
。
﹂
，
他
沿
著
棕
色
的
湄
公

半
航
程
的
新
哥
拉(Singora)

，
並
有
四
架

飛
機
護
送
。
當
沿
馬
來
半
島
南
下
之
際
，

又
遇
上
熱
帶
傾
盆
大
雨
，
強
風
颳
來
冰
雹

猛
擊
機
翼
蒙
皮
，
能
見
度
降
到
零
，
幾
乎

是
在
惡
夢
中
的
地
獄
飛
行
一
般
，
風
雨
中

掙
扎
了
五
小
時
才
雲
破
天
開
。

又
飛
行
一
小
時
後
飛
抵
新
哥
拉
，
在

此
羅
斯
作
了
他
生
平
最
可
怕
的
降
落
；
即

便
如
此
，
他
依
然
躲
開
了
場
子
上
臨
時
插

立
標
示
淹
水
區
域
的
木
樁
，
繞
經
乾
燥
地

段
邊
緣
完
成
。
不
過
維
米
號
的
尾
橇
被
一

根
木
樁
碰
裂─

此
乃
整
個
旅
程
中
唯
一
嚴

重
的
損
壞
。
接
下
來
兩
天
的
時
間
，
機
組

員
修
理
飛
機
、
尋
找
航
空
油
料
和
清
除
木

樁
，
延
至
十
二
月
四
日
才
離
場
。
由
於
機

場
仍
十
分
泥
濘
，
無
論
機
場
官
員
或
瞧
熱

鬧
的
民
眾
，
都
替
維
米
號
捏
了
一
把
冷
汗

，
不
知
能
否
平
安
升
空
！
不
過
還
算
是
幸

運
，
起
飛
後
羅
斯
以
些
微
之
高
度
越
過
石

灰
岩
山
脊
，
途
經
吉
隆
坡
及
麻
六
甲
，
再

抵
達
新
加
坡
。

令
人
驚
奇
的
是
，
像
新
加
坡
這
樣
的

城
市
，
竟
然
沒
有
一
座
機
場
，
當
維
米
號

在
該
城
賽
馬
場
落
地
後
，
本
奈
特
士
官
長

趕
忙
跳
下
飛
機
爬
到
尾
舵
水
平
安
定
面
上

，
利
用
他
的
體
重
，
預
防
機
頭
朝
下
拿
個

大
頂
，
如
同
奧
考
克
和
布
朗
的
維
米
號
降

落
在
愛
爾
蘭
濕
軟
的
場
地
上
一
樣
︵
見
本

刊
第
八
五
八
、
八
五
九
期
本
欄
︶
。

「維米機」澳洲之行完成後，在
澳洲福神機場(Mascot)表演飛行
前引擎加溫。

河
來
到
曼

谷
，
降
落

在
暹
羅
政

府
五
年
前

剛
建
的
機

場
，
受
到

當
地
熱
烈

的
歡
迎
與

款
待
，
直

到
翌
日
才

遲
遲
離
場

，
飛
往
距

新
加
坡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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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目
前
為
止
，
該
隊
只
剩
下
八
天
的

時
間
，
而
距
離
目
的
地
達
爾
文(D

arw
in)

尚
有
兩
千
三
百
哩
之
遙
，
沒
有
人
知
道
時

間
是
否
足
夠
；
或
許
會
因
為
氣
候
關
係
而

無
法
起
飛
，
又
或
許
兩
具
引
擎
也
會
不
可

挽
回
的
罷
工
，
亦
或
是
身
心
疲
憊
的
機
組

員
發
生
要
命
的
錯
誤
。
所
以
，
十
二
月
六

日
一
大
早
，
全
隊
於
七
點
鐘
點
起
飛
，
直

奔
爪
哇
的
卡
里
加
黎
︵K

alidjali, Java─

今
印
尼
︶
。
這
六
百
四
十
哩
航
程
，
四
人

雖
飛
得
精
疲
力
竭
，
但
穿
越
赤
道
後
，
天

氣
戲
劇
性
變
的
陽
光
普
照
，
好
似
歡
迎
他

們
來
到
南
半
球
，
精
神
也
不
覺
為
之
一
振

。
當
飛
經
巴
達
維
亞
︵B

atavia─

今
雅
加

達Jarkata

︶
後
，
沿
著
一
條
鐵
路
便
到
達

卡
里
加
黎
機
場
，
九
小
時
飛
行
後
獲
得
休

息
，
當
地
的
總
督
也
率
領
官
員
前
來
接
機

，
並
予
熱
烈
招
待
。

十
二
月
七
日
一
早
，
機
組
員
們
再

度
起
程
飛
向
三
百
五
十
哩
之
外
之
泗
水

(Su
rab

aya)

，
維
米
號
一
落
地
便
陷
入
深

及
輪
軸
的
泥
濘
中
，
但
在
殖
民
地
官
員
及

號
召
而
來
的
勞
累
苦
力
幫
忙
下
，
飛
機
得

以
順
利
脫
身
，
並
置
於
竹
編
的
墊
蓆
之
上

，
可
是
試
著
滑
行
時
，
維
米
號
又
再
次
陷

入
泥
沼
，
經
苦
力
們
將
飛
機
拖
回
竹
墊
，

才
逐
步
將
之
移
至
場
邊
。

第
二
天
，
史
氏
兄
弟
考
量
跑
道
過
於

泥
濘
，
決
定
用
竹
墊
蓆
舖
成
一
條
跑
道
，

以
供
起
飛
之
用
。
於
是
，
官
員
們
下
令
當

地
居
民
提
供
蓆
墊
︵
其
實
是
取
下
自
家
住

房
的
屋
頂
︶
，
然
後
一
張
一
張
組
合
成
一

條
跑
道
。
首
次
試
飛
時
，
螺
旋
渦
流
將
一

些
竹
蓆
颳
起
，
少
數
竟
掛
纏
著
機
尾
，
極

其
危
險
。
而
飛
機
一
隻
輪
胎
又
爆
破
而
重

陷
泥
中
，
經
苦
力
團
第
三
次
將
飛
機
拖
出

，
並
改
成
交
錯
編
織
竹
蓆
的
方
式
，
釘
上

木
釘
，
將
跑
道
固
定
。
此
時
，
以
近
中
午

時
分
，
航
空
員
們
爬
上
飛
機
，
在
席
墊
四

飛
的
狀
況
下
，
維
米
號
終
於
騰
空
飛
起
。

吾
人
能
深
切
同
情
的
應
為
當
地
人
，
當
其

目
睹
象
徵
歐
洲
科
技
終
於
高
飛
遠
離
其
生

活
之
際
，
還
是
得
留
下
來
，
去
拾
回
他
們

被
扯
裂
散
落
的
屋
頂
殘
骸
。

泗
水
至
比
馬(B

im
a)

之
航
程
可
謂
一

帆
風
順
，
但
萬
萬
想
不
到
的
是
，
夜
裡
一

名
神
秘
的
不
速
之
客
，
試
圖
從
羅
斯
史

密
斯
的
住
處
破
門
而
入
，
這
位
航
空
員

急
中
生
智
，
隨
手
抓
起
﹁
唯
利
式
信
號

槍(V
ery P

istol)
﹂
開
了
一
槍
，
嚇
得
那
入

侵
者
逃
之
夭
夭
。
次
晨
，
續
飛
往
帝
汶

(T
im

o
r)

，
飛
繞
一
座
正
在
噴
煙
的
活
火

山
，
並
平
安
降
落
於
荷
蘭
人
前
一
天
剛
竣

工
的
機
場
。
然
後
，
兩
名
機
械
士
特
別
為

維
米
號
實
施
最
後
一
段
航
程
的
檢
修─

四

百
七
十
哩
帝
汶
至
達
爾
文
。

十
二
月
十
日
清
晨
，
史
密
斯
隊
起
飛

直
奔
澳
洲
。
依
然
是
同
樣
的
問
題
，
羅
斯

起
飛
時
改
不
了
又
擦
過
樹
叢
，
幸
未
肇
事

。
在
帝
汶
海
上
空
，
他
們
發
現
澳
洲
﹁
雪

梨
號
﹂
郵
輪
，
居
然
忙
裡
偷
閒
，
向
由
輪

俯
衝
低
空
掠
飛
後
，
才
續
飛
達
爾
文
。
此

時
，
巴
瑟
斯
特
燈
塔
不
到
一
小
時
後
便
搖

搖
在
望
，
再
前
面
便
是
一
片
廣
闊
的
大
陸

了
。
達
爾
文
市
與
機
場
均
在
番
利
灣
。
羅

斯
回
憶
時
表
示
，
我
們
於
十
二
月
十
號
下

午
三
點
，
終
於
踏
上
澳
洲
大
陸
，
自
倫
敦

起
飛
後
以
歷
時
二
十
七
天
又
二
十
小
時
。

史
氏
兄
弟
離
三
十
天
之
限
期
，
尚
餘

兩
天
又
四
小
時
飛
完
全
程
，
贏
得
了
澳
洲

獎
。
約
一
週
後
，
英
王
喬
治
五
世
就
自
冊

封
羅
斯
及
肯
士
史
密
斯
為
爵
士
，
而
士
官

長
奈
本
特
及
塞
爾
斯
，
亦
各
榮
獲
任
官
令

一
紙
，
而
接
下
來
的
三
個
月
中
，
該
隊
環

澳
洲
飛
行
參
訪
，
以
鼓
勵
士
氣
民
心
。
在

如
雪
片
般
飛
來
之
賀
電
中
，
有
一
封
為
澳

大
利
亞
總
理
比
利
休
斯
所
發
，
他
讚
揚
說

：
﹁
這
是
澳
大
利
亞
有
史
以
來
︵
包
括
航

空
史
上
︶
，
一
項
劃
時
代
之
壯
舉
，
雖
然

大
家
可
能
並
未
發
覺
，
吾
人
今
日
已
克
服

了
諸
多
地
理
上
的
限
制
…
…
，
由
一
位
澳

大
利
亞
公
民
地
一
個
完
成
它
…
…
，
他
為

何
作
此
努
力
？
絕
非
那
區
區
的
一
萬
之
數

，
他
是
為
了
澳
大
利
亞
之
光
榮
而
作
此
貢

獻
的
﹂
。

那
架
維
米
機
至
今
仍
健
在
，
陳
列
於

澳
洲
阿
德
雷
德
︵
史
氏
兄
弟
的
出
生
地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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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一
九
二○

年
維
克
斯
公
司
便
將
之
贈
送

給
休
斯
總
理
，
並
成
為
﹁
澳
洲
皇
家
空
軍

﹂
中
唯
一
的
維
米
式
機
；
現
存
放
於
阿
德

雷
德
之
西
灘
機
場(W

est B
each

)

客
運
大

廈
附
近
棚
廠
中
，
供
人
參
觀
。

令
人
感
傷
的
是
羅
斯
史
密
斯
與
本
奈

特
，
於
一
九
二
二
年
欲
飛
一
架
維
克
斯
公

司
的
﹁
維
京
海
盜
式(V

ikin
g)

﹂
水
陸
兩

用
機
，
實
施
環
球
飛
行
。
在
英
國
最
後
一

次
試
飛
時
，
不
幸
螺
旋
下
降
墜
地
。
肯
士

史
密
斯
則
擔
任
維
克
斯
之
澳
洲
總
代
理
，

仍
保
持
各
種
航
空
活
動
，
迄
於
一
九
五
五

年
十
二
月
逝
世
。
此
時
，
環
球
飛
行
之
航

空
事
業
，
已
然
完
成
了
史
氏
兄
弟
四
十
多

年
前
，
由
英
至
澳
洲
時
艱
困
之
拓
荒
飛
航

中
，
所
作
的
允
諾
了
。

民間曾流行彩繪之史氏賽飛遊戲
棋盤。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，
爆
發
﹁
七
七
﹂
對

日
抗
戰
，
不
久
首
都
南
京
告
急
，
當
時
空

軍
大
本
營
﹁
航
空
委
員
會
﹂
隨
中
央
遷
至

武
漢
，
我
也
逃
難
至
此
，
並
在
某
次
逛
街

時
偶
然
於
書
攤
上
發
現
﹁
中
國
的
空
軍
﹂

這
本
月
刊
︵
此
時
剛
剛
發
行
創
刊
號
︶
。

回
想
起
來
當
年
參
與
創
辦
﹁
中
空
﹂
的
一

些
人
物
，
如
今
都
已
不
在
人
間
了
，
可
是

﹁
中
空
﹂
月
刊
依
然
健
在
並
繼
續
發
行
，

直
至
今
日
已
發
行
八
百
八
十
期
，
在
今
日

數
以
千
計
的
刊
物
中
，
可
算
是
一
枝
獨
秀

、
歷
史
悠
久
的
一
份
刊
物
了
。

﹁
中
空
﹂
是
在
航
空
委
員
會
主
任
周

至
柔
將
軍
任
內
所
創
辦
，
當
時
參
與
此
事

的
人
物
諸
如
國
畫
大
師
胡
克
敏
教
授
、
梁

中
銘
、
梁
又
銘
兩
兄
弟
等
，
皆
為
﹁
中
空

﹂
的
臺
柱
，
而
今
早
已
離
開
人
間
。
我
自

從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進
入
空
軍
，
便
與
﹁
中

空
﹂
同
在
一
個
屋
簷
下
，
成
為
一
家
人
，

當
然
每
月
都
可
以
與
﹁
中
空
﹂
相
見
，
迄

今
已
有
七
十
五
年
的
歷
史
，
我
可
算
是
最

資
深
、
最
忠
實
的
讀
者
了
。

自
從
民
國
七
十
年
之
後
，
武
、
文
兩

職
皆
已
告
退
，
閒
暇
時
間
較
多
，
常
執
筆

撰
文
在
﹁
中
空
﹂
發
表
；
自
八
十
至
九
十

年
代
的
十
餘
年
中
，
不
斷
於
﹁
中
空
﹂
撰

稿
約
三
、
四
十
篇
，
對
空
軍
的
人
、
事
、

地
、
物
，
及
空
軍
發
展
歷
史
所
締
造
的
光

榮
事
蹟
無
所
不
述
。

自
從
民
國
二
十
七
年
﹁
中
空
﹂
在
武

漢
誕
生
問
世
，
歷
經
抗
戰
、
戡
亂
以
至
今

天
轉
移
到
臺
灣
，
風
雨
滄
桑
，
歷
經
七
十

五
年
，
依
然
穩
拔
健
朗
的
每
月
依
時
出
刊

，
我
自
始
至
今
都
是
它
的
忠
實
讀
者
，
也

算
得
上
是
一
個
殷
勤
的
作
者
。

﹁
中
空
﹂
最
大
的
特
點
，
是
在
七
十

五
年
來
保
持
一
貫
的
風
格
，
具
內
容
不
流

於
說
教
，
不
形
於
八
股
，
版
面
清
新
亮
麗

，
編
排
生
動
活
潑
，
給
讀
者
一
種
輕
快
之

感
，
深
受
一
般
青
年
朋
友
的
喜
愛
；
它
不

僅
在
三
軍
刊
物
中
一
枝
獨
秀
，
在
全
國
數

以
千
計
的
刊
物
中
亦
是
資
深
績
優
的
刊
物

，
當
年
更
曾
受
國
防
部
的
表
揚
與
社
會
大

眾
的
讚
賞
和
肯
定
。

我
忝
為
它
的
忠
實
讀
者
與
殷
勤
作
者

，
彼
此
相
伴
七
十
五
年
，
可
說
情
篤
緣
深

，
我
敢
說
像
這
樣
情
況
的
人
，
如
今
已
不

多
了
，
我
就
在
有
生
之
年
作
為
﹁
中
空
﹂

的
老
友
，
直
到
永
遠
。

‧‧

侯
西
林

侯
西
林‧‧


